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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总共六届毕业

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
言中度日，这一年的下半
年，终于要动了。母亲的态
度很明确，阿援和阿明要留
上海，其他两个都可以务
农。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
无民主可言。她就是要最大

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
把儿女安顿好。阿明很快接
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
一名建筑工人。可上班仅两
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
程，要开往安徽皖南。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

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
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
明走了不久，就给他们来
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
山区，距铁路线六十公里，
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
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

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认识的
树种，等等。下一封信里，写
到水塘里针似的小鱼，洗衣
时会在指缝穿梭。再下封信
告知的是鸟和松鼠、野兔、

獾，又介绍离他们最近的市
镇名叫梅街，阔大高耸的山
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是国
画中的水墨格调。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
有身临其境感。阿明的世界
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
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
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

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
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

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
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
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
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
情又低沉下来。

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
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

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这
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
他，领导安排他辅导班组工
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
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
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
得看不见了似的，他找出那
时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
给阿明。阿明的回信里表现
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
大热情，他喜欢它的风格。
陈卓然心里怀疑阿明根本

没有弄懂马克思的本意。不
懂就不懂吧！陈卓然感慨地
想，我曾经自以为是懂了，
其实不过是领略了些教条。
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
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陈卓然作了以下回答———

阿明是个小市民。我们
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
个字。事实上，小市民是什

么？小市民是公民，他们的
生存最依赖平等、自由、民
主这三项原则。城市这地
方，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
就可以立足。有没有看过

《约翰·克利斯朵夫》？破
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

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
教钢琴。他可以不依赖别
人生存。

你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
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
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
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

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
圮，他靠什么支撑？靠的是
幽默。还有一对老年夫妇，
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
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
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
锅。他们可以看着祖宗的房

子一寸一寸地败落掉，也可
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
下肚。他们求的是实际，现
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
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
有空想。可是，他们很有力
量，因为他们体现了生活的

最正常状态。我们家楼
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
指———所谓十里洋场，繁华
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
盐。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
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
没有自觉。其实，马克思不

也是市民吗？市民中的优秀
者，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力，
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一个优秀者吗？
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
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
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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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日，西班

牙马德里市一个8岁小男孩
过世，死因显然是循环系统
受损的疾病。不久，这个家族
又有6名家人生病，症状全
都很相似。与此同时，也出现
其他几起类似病例，马德里
市及其四周暴发了一种奇怪

的循环系统疾病，公共卫生
局马上警觉到这个问题。一
周内，每天有150个新病例
出现，并且发生在西班牙各
地，6月之前，马德里各医院
已经有2000件病例。这种情

况很快演变成流行病，在两
个月之内，各医院的病例人
数已经超过 10000人，1982
年 12月，病人超过 20000

名，共有351人死亡。这种病
被广为报道，情况非常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在 1983
年召开相关会议。

一开始，认为传染病是
造成肺炎症状的原因，但病
人在接受治疗后，病情并没

有好转，疫情和发病地区不
断扩大，显示另有病因。西班
牙的塔布卡医师怀疑是中毒
引发这波疫情，为了证实他
的假设，于是对罹患这种怪
病的一群病童进行研究。

他发现，这种病和推销

员挨家挨户贩售的食用油
有极大关系。病例的分布，
和一位到处上门推销食用

油的推销员销售路线，有直
接关系。这是一次成功的流

行病调查。
结果发现，这种毒油是

混合了2%苯胺的油菜籽油。
但西班牙法律原本便规定所
有进口油菜籽油都必须添加
这种化学物，以防被当作食
用油使用。而这次的毒油是

从这些进口油再提炼出来，
当作食用油卖给不知情的人
食用；以前也曾这样做过，但
并未出现不良症状。显然是
其中一批油的提炼方法改变
了，或是遭到污染。这种毒油
被发现只来自某家制油厂。

西班牙政府将这批可疑的食
用油全部换成纯橄榄油，更
换之后，新病例马上大为降
低。但也由于政府的这项换
油行动，使得搜集可疑食用
油的分析工作，变得极为困
难。检验结果显示，与这种怪

病有关系的毒油，和加入苯
胺后的油菜籽油十分相似。
“毒油”的主要攻击目

标显然是肺脏内壁细胞，它
们会遭到破坏，造成循环系
统出现问题，像肺积水。最初
阶段会持续一两个月，并造

成死亡。
第二阶段，血管中的类

似细胞会遭到破坏，造成血
管发炎，小血管（微血管）会
被阻塞或变窄，大血管（动
脉）也会变窄。这会造成某些
器官的血液供应量减少，像

肺和肝，以及神经系统和肌
肉，导致这些器官和组织的

功能失调。第二阶段可能持
续到发病后的第四个月。毒
油症还有另外一些特色，像
某种白血球数目大量增加，
影响免疫系统，不过并不清
楚这是初期还是后期症状。

最后阶段的症状包括体

重减轻和肌肉消瘦，可能是
血液供应和免疫反应同时改
变的结果。

有报告指出，这种疾病
的潜伏期至少两个星期，有
些病例更长，毒油的使用多
寡和症状轻重有很明显的关

系。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
受到毒油伤害，可能牵涉到
一种遗传基因因素。

目前已经知道，油菜籽油
和苯胺混合在一起，苯胺和存
在于油中的脂肪酸产生反应
而形成醯基，这些都可以从受

害者食用的油中检测出。
这次事件凸显出，在研

究跟食物污染有关系的问题
时，经常会出现科学家无法
掌控的其他因素。研究人员
很难取得跟毒油症有关系的
可靠样本，没有其他动物出
现类似症状，也大大阻碍了
研究的进行。可以看出，食物

如果遭到毒物污染，可能会
有相当多的人受到伤害。万
一食物污染物产生的毒性效
应难以判定时，在最后确定
之前，受害的人数将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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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的行动终于引起了

文官集团的警觉，马文升和
刘大夏的离去也让他们彻底
认识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必
须动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
手遭殃！

刘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政治家，多年在官场滚打的

经验告诉他，如果再不收拾
局面，后果不堪设想，而想要
除掉“八虎”，单靠内阁是绝
对不够的。要获得最后的胜
利，必须发动文官集团的全
部力量，发动一次足以致命
的攻击。

第二天，进攻开始。
这一天，朱厚照收到了

一份奏折，他并不在意地翻
阅了一下内容，却立刻被吓
得胆战心惊！这份奏折不但
像账本一样，列举了他登基
以来的种种不当行为，还第

一次大胆地把矛头直接对准
刘瑾等人，表示再也无法容
忍，必须立刻杀掉“八虎”，
如果朱厚照不执行，他们绝
不甘休。

此奏折的作者就是大名
鼎鼎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要

说他也确实名不虚传，写作
水平极高，引经据典，短短的
几千字就把刘瑾等人骂成了
千古罪人、社会垃圾。

但是朱厚照害怕的并不

是这份奏折的内容，也不是奏
折的作者，类似这种东西他已

经见过很多次，习以为常了，
真正让他畏惧的，是这份奏折

的落款———六部九卿。
六部大家都知道了，而

所谓九卿，就是六部的最高
长官六位尚书，加上都察院
最高长官、通政司最高长官
和大理寺最高长官，共计九
人，合称九卿。这一举动通俗

地说，就是政府内阁全体成
员发动弹劾，威胁皇帝答应
他们的条件和要求。

刘健不愧是老江湖，他
一眼看穿了刘瑾等人的虚
实，根本不与他们纠缠，而是
发动内阁各部，直接威逼皇

帝。他早已打好了算盘，虽然
这位皇帝闹腾得厉害，毕竟
只是个小孩子，禁不住大人
吓唬，只要摆出拼命的架势，
他是会服从的。

刘健的想法是对的，他
这一招把朱厚照彻底吓住

了，刚上台没多久，下面的这
帮人就集体闹事了，要是不
答应他们的要求，万一再来
个集体罢工，这场戏一个人
怎么唱？

他准备屈服了。刘瑾等人
得知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

们怎么也没想到，刘健竟然这
么狠，一出手就要人命。八个
人马上凑在一堆开会想对策，
可是由于智商有限，谈了半天
也没办法，只得抱头痛哭。

人被逼到了绝路上，即
使没有办法也会想出办法

的。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来抓

了，而逃跑是不可能的，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事情到了这

个地步，豁出去了！
刘瑾明白，现在只有一

个方法可以挽救他们。于是，
他和其余七人连夜进宫，去
拜会他们最后的希望———朱
厚照。

一见到朱厚照，八个人
立刻振作提神，气沉丹田，痛
哭失声。生死关头，八个人都

哭得十分认真敬业，朱厚照
被打动了。刘瑾看穿了他的
心思，加上了关键的一句话：
“天下乃陛下所有，陛下所
决，谁敢不从！”

朱厚照终于醒悟了，原来
最终的解释权一直都在他的

手中，做皇帝和做太子其实并
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只要他愿
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第二天，兴奋的刘健和谢
迁兴冲冲地赶来上朝，准备听
这几个太监的终审结果。可他
们最终听到的却是几份出人

意料的人事调令。强打精神回
到家中的刘健再也支撑不住
了，他立刻向朱厚照提出了辞
职申请，与他一同提出辞呈的
还有李东阳和谢迁。

很快，刘健和谢迁的辞
职要求得到了批准，而李东

阳却被挽留了下来。离别的
日子到了，李东阳在京城郊
外为他的两个老搭档设宴送
行，李东阳悲从心起，不禁痛
哭起来。有时候，屈辱地活着
比悲壮地死去更需要勇气。

CDEF

我在那堆购房合同中找

到了卓敏的新号码，拨过
去，无人接听，再拨，被掐掉
……严丽莎惊愕地看着我，
关切地问我干什么，我变态
地对她大吼：“你给我滚！”

我开着车像一发经枪榴
线加速后出膛的子弹冲向

卓敏家，我在她家楼下疯狂
拨打着她的手机，仍然被挂
断，我发去短信“求你，探出
头来”也没有回信……然后
我就开始拼命按喇叭弄得
四邻不安，有人开始在楼上
咒骂，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对

骂，宝宝也在楼上暴怒地汪
汪直叫……终于，电话“咔
嗒”一声被接驳，像闯进了
一扇拼死防守的密码门，但
门那头静悄悄地毫无人迹。

我不停述说，但她一直
不说话。最后，我叹了口气：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是最好
的结局，那我走了。”她突然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她一身白衫出现在楼道

口，月光打在她身上像镀了
一层闪亮的铬。她不说话，伸
手拉开我的车门就上了车，
“开车”，然后沉默不语，好像
我们已有两百年没有见面。

黑夜里，对面过来的车
灯打进车厢，我看着她，她骄

傲的脖子如白玉般洁净，她
的眼睛摇曳着枝叶晃过的影

子。她仍然那么漂亮，只不过
眼底已被往事抹过一丝重重

的阴影……我拉着她满北京
逛荡，我俩没有目的地也无
所谓时间，我们像乘坐一根
树枝般不知不觉漂流到一道
铁栅栏外，白颐路，解放军艺
术学院。那些树和枝叶仍然
清清亮亮，那道铁栅栏仍然

在夜色中那么摇曳生动。和
过去完全一样。

她呆若木鸡地看着。突
然“哇”的一声又哭起来，
拼命地打我。很疼。“凭什么
又来找我？我是一个不祥的
女孩，菩空树说过，相见不

如怀念，再见就是灾难。”
“现在我们这样子已经

是灾难了！我们就要在一
起，忘掉赵烈，忘掉跳伞，忘
掉那个梦。人为自己活着，
不是为死人活着。”
“你能预言结局吗？如

果这次再赌输了，我们就输
了一辈子。”
“我是我自己最狠的预

言，我就把这一辈子全部推上
去了，老子梭哈！我宁肯什么都
没有了，也要和你在一起。”

她破碎虚空地看着我，
紧紧抱着我。我感到脖颈上
有点凉，我知道她哭了，无
声无息。但她眼泪流下来的

时候，我听见全世界的玻璃
窗都碎了。

我和她重建了山间栈道
的蜿蜒联系，但这条小路在一

场暴雨后只是若隐若现，她对
记忆的青苔视为畏途，生怕行

程过快从而失足深渊。之后我
打过几次电话，她只是偶尔接
听，语气开始拥有某种温度，
像昨日炉膛中未及燃尽的火
烬。直到初夏的那个晚上，她
惊惶地给我打来电话：“快，
快救救宝宝。”

已经拉了三天三夜的宝
宝趴在地板上已然脱水，它
得了急性肠炎必须去医院
输液，但她根本抱不动这个
体重已达三十多公斤的家
伙，而且它不让任何陌生人
尤其是男人靠近，她找来的

邻居、同事均被它龇牙咧嘴
吓得抱头鼠窜……眼看它
正像低电量的电池耗尽最
后一丝能量，她终于给我打
来电话：“它，只接受你。”

它的四肢被绑在宠物医

院的长条床上输液，样子很
可怜，但它的眼睛很有温度
地看着我，我可以随便抚摸
它的额头，试它的鼻尖，它毫
不设防，甚至还勉力摇着尾
巴回应着我。三天后，我激动
地给她打去电话：“它开始要

吃巧克力了。”她“哇唔”一
声，好像要哭。那天我在家里
给它拍了很多照片，生动有
力，毛发凛然，然后跑到楼下
去冲洗了一组后醒目地贴在
墙上。傍晚她回家推门即见，
半天不挪动脚步，眼圈红红

的，不断地对我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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